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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的女兒都會不止一次
地對我說這樣的話： 「媽媽，你
的頭髮怎麼總是這樣亂啊？」而
每次到理髮店去理髮，理髮師為
我噴上摩絲或者啫喱水的時候，
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童年時，

我的外婆為使我的頭髮服帖而塗抹的刨花水。
想到刨花水，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當年外婆那

慈祥的面容，心裡便湧起一股暖流，就情不自禁地
想把回憶中那美好的往事記下來。但每每心中想得
好好的，卻總是遲遲不能提筆書寫，今天，不知怎
麼地，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提起筆來寫下了以下這
些文字，來紀念我的外婆，紀念那難忘的童年紀
事。

記憶中，那時江南的鄉村中不乏木工為人家製

作木器傢具。製作過程中，木匠的刨子把傢具刨得
光滑圓溜，刨下的刨花就成了人們燒火用的材料。
我的外婆，和當地的許多人家的婦女一樣，向做木
工活的人家討要一些刨花回家，需要的時候就拿一
些出來，製成刨花水。

我清楚地記得，刨花水是這樣製成的：拿一個
小盒子，諸如舊熱水瓶的蓋子，抓一小把刨花，用
水浸泡。最要緊的一點就是一定要把刨花全部浸泡
在水中。浸泡了刨花的器具擺在窗戶台上，大約需
要浸泡三五天，用一根筷子攪一攪，看刨花水變得
黏稠了，這刨花水就算浸泡好了，可以派用場了。
用的時候，先要準備一把舊牙刷，手拿牙刷的炳，
將牙刷頭在刨花水中攪來攪去，牙刷上沾滿了刨花
水，就望梳好的頭髮上一下一下地塗抹，一會兒頭
髮上塗滿了刨花水，頭髮變得服服帖帖，沒有頭髮

翹起來了，於是便大功告成了。
抹了刨花水的頭髮光滑潔亮，一般可以使頭髮

整齊不亂起碼保持半天時間。每天早晨，我的外婆
就是這樣為我梳頭、塗抹刨花水。小時候的我十分
好奇，問外婆，這刨花這麼乾，可這刨花水怎麼這
麼黏啊，水裡放了什麼呀？外婆總是笑我傻，說刨
花浸了水就是這麼黏的麼，連這也不知道。其實一
直到現在我也沒搞懂，為什麼刨花水會這麼黏。後
來，我看到一些人頭上抹得光光的，一問，才知
道是抹了髮油；再後來，有人用髮蠟使頭髮光滑
整齊。現在，人們又使用了摩絲、啫喱水等等，
以後，不知人們還會發明出什麼樣的使頭髮整齊
平滑的物品來，但我總是忘不了那散發着外婆對外
孫女疼愛氣息的有着淡淡的清香的桃木或杉木的刨
花水。

刨
花
水

汪

蘋

一
九
四
○
年
前
後
，

正
當
二
戰
時
期
，
香
港

《
大
公
報
》
不
斷
刊
載
歐

洲
戰
場
及
戰
時
歐
洲
生
活

的
報
道
，
如
《
戰
時
的
巴

黎
》
、
《
歐
戰
觀
感
》

（
之
一
、
二
、
三
）
、

《
英
法
前
線
素
描
》
、
《
戰
時
法
國
之
外
國
難

民
》
、
《
巴
黎
戰
時
新
陣
容
》
、
《
血
戰
中
的

巴
黎
》
、
《
大
時
代
的
巴
黎
》
、
《
法
京
遷
回

巴
黎
之
前
夕
》
、
《
封
鎖
中
的
戰
時
法
國
》
、

《
飢
餓
線
下
的
巴
黎
》
等
等
，
描
寫
細
緻
生
動

，
看
得
出
，
筆
者
身
臨
其
境
。

這
些
報
道
的
署
名
為
﹁孝
隱
﹂
。
﹁孝
隱

﹂
何
許
人
，
是
署
名
還
是
筆
名
？
時
任
香
港

《
大
公
報
》
編
輯
主
任
的
徐
鑄
成
在
日
後
撰
寫

的
《
舊
聞
雜
記
》
中
回
憶
這
件
事
時
寫
道
：

﹁有
一
天
，
收
到
一
封
從
巴
黎
圍
城
中
寄
來

的
厚
厚
的
航
空
信
，
拆
開
一
看
，
有
四
五
張

密
密
的
蠅
頭
小
楷
，
署
名
﹃孝
隱
﹄
，
字
跡

十
分
工
整
而
秀
麗
，
內
容
則
是
描
寫
馬
其
頓

防
線
被
突
破
後
，
法
國
統
治
者
如
何
驚
慌
失

措
，
舉
棋
不
定
，
以
及
巴
黎
圍
城
中
各
階
層

的
生
活
和
精
神
面
貌
。
寫
得
十
分
生
動
，
文
筆

極
好
。
我
喜
出
望
外
，
翌
日
就
作
為
專
欄
刊
出

。
來
信
僅
寫
﹃凌
寄
﹄
，
孝
隱
是
作
者
的
真
名

還
是
筆
名
，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
看
來
，
這
件

﹁疑
案
﹂
徐
鑄
成
始
終
也
未
得
其
解
。

﹁孝
隱
﹂
何
許
人
也
？
﹁凌
寄
﹂
與
作
者

有
何
干
係
？
如
果
﹁凌
﹂
係
作
者
姓
氏
，
那
麼

作
者
是
否
叫
做
﹁凌
孝
隱
﹂
？
而
這
個
﹁凌
孝

隱
﹂
又
是
誰
呢
？
這
一
連
串
的
疑
問
引
起
我
的

興
趣
和
追
索
。
利
用
當
今
最
為
便
捷
的
工
具
互

聯
網
查
詢
，
我
一
無
所
獲
。
筆
者
不
甘
，
又
到

北
京
的
國
家
圖
書
館
查
閱
舊
書
報
，
終
於
查
到

了
有
關
凌
孝
隱
的
一
些
不
連
貫
的
資
料
。
再
後

來
，
聽
說
台
灣
正
中
書
局
曾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出
版
過
有
關
她
的
書
籍
，
旋
即
找
到
台
灣
朋

友
幫
助
查
詢
，
終
於
查
到
《
凌
直
支
凌
孝
隱
父

女
畫
集
》
等
，
如
獲
至
寶
。
原
來
，
凌
孝
隱
是

一
位
女
畫
家
。

凌
孝
隱
，
名
卓
，
自
號
孝
隱
，
孝
言
事
親

，
隱
言
藏
修
也
；
留
學
美
國
時
，
同
學
們
都
叫

她
﹁P hy ll is

﹂
。
她
一
九
○
五
年
三
月
二
日
生

於
江
蘇
泰
縣
，
幼
年
時
在
南
京
讀
書
，
旋
隨
父

居
北
平
。
一
九
二
一
年
她
隨
兄
嫂
赴
美
國
留
學

，
畢
業
於
紐
約
州Syracuse

大
學
教
育
系
及
美

術
系
後
，
歸
國
受
聘
於
南
京
中
央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任
講
師
。
不
久
，
她
因
身
體
不
適
，
到
北
平

西
郊
香
山
休
養
。
一
九
三
三
年
六
月
，
她
與
蕭

瑜
在
上
海
結
婚
。
婚
後
他
們
回
蕭
的
家
鄉
掃
墓

，
並
到
湖
南
的
洞
庭
湖
、
南
嶽
一
帶
旅
遊
。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初
，
他
們
到
法
國
巴
黎
定
居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仍
居
住
法
國
。
戰
後
，

他
們
往
來
於
法
國
與
瑞
士
之
間
，
後
又
長
住
於

法
國
地
中
海
之
濱
的
甘
城
（C

annes

）
；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
他
們
到
南
美
洲
烏
拉
圭
的
工
業

城
市
孟
都
居
住
，
一
九
五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她
因
肝
癌
不
治
逝
世
，
享
年
五
十
二
歲
。
凌
孝

隱
的
丈
夫
蕭
瑜
（
一
八
九
三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

，
字
子
升
，
又
名
旭
東
，
湖
南
省
湘
鄉
人
。
他

與
毛
澤
東
在
湖
南
省
第
一
師
範
時
是
同
窗
摯
友

，
他
和
毛
澤
東
、
蔡
和
森
被
稱
為
﹁湘
江
三
友

﹂
，
他
們
還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組
織
了
新
民
學
會

，
蕭
瑜
擔
任
總
幹
事
，
開
始
了
早
期
的
政
治

活
動
。
蕭
瑜
是
湖
南
赴
法
國
勤
工
儉
學
的
第

一
人
，
歸
國
後
，
因
與
同
人
意
見
不
合
，
便

遠
離
了
政
治
活
動
。
因
蕭
瑜
曾
在
法
國
學
習

生
活
，
對
法
國
印
象
極
深
，
所
以
他
與
凌
孝

隱
結
婚
後
，
便
長
期
旅
居
法
國
，
從
事
哲
學
、

科
學
的
研
究
。
蕭
瑜
的
弟
弟
是
著
名
作
家
、
詩

人
蕭
三
。

凌
孝
隱
幼
年
受
到
良
好
的
教
育
。
她
七
、

八
歲
開
始
，
跟
隨
其
父
學
習
書
法
和
繪
畫
，

並
對
文
學
和
寫
作
有
濃
厚
的
興
趣
。
一
九
三

五
年
她
在
巴
黎
時
，
其
繪
畫
作
品
就
被
選
入

了
巴
黎
春
季
沙
龍
。
她
的
丈
夫
蕭
瑜
在
回
憶

其
時
說
：
﹁夫
人
性
喜
文
藝
，
而
又
用
力
甚

勤
，
只
因
父
教
在
留
美
時
專
心
於
英
文
及
教

育
學
勿
分
心
於
中
文
。
所
以
在
留
學
時
，
自

己
禁
止
，
不
寫
文
章
。
到
了
與
我
結
婚
以
後

，
才
解
除
此
禁
。
她
以
三
分
之
二
的
時
間
與

精
力
作
畫
，
三
分
之
一
為
文
。
她
自
律
甚
嚴

，
每
日
如
此
，
與
我
偕
遊
歐
洲
及
南
美
，
二

十
四
年
如
一
日
。
她
也
自
喜
有
個
家
庭
教
師

，
受
課
極
為
虛
心
。
在
她
作
的
《
秋
興
》
八

律
中
有
兩
句
說
：
﹃從
來
夫
婿
稱
夫
子
，
嫁

與
蕭
郎
誠
得
之
。
﹄
我
有
喜
歡
教
人
的
習
慣

，
她
有
用
心
求
學
的
興
趣
，
所
以
我
倆
在
一

起
，
確
是
相
得
益
彰
。
﹂
凌
孝
隱
具
有
文
學

創
作
能
力
，
熟
知
書
畫
技
法
，
且
十
分
幽
默

，
愛
開
玩
笑
。
有
一
次
，
她
問
丈
夫
：
﹁你

何
不
多
寫
些
詩
文
呢
？
﹂
丈
夫
答
：
﹁雕
蟲

小
技
壯
夫
不
為
也
。
﹂
她
說
：
﹁好
，
壯
夫

不
為
也
，
而
壯
婦
為
之
。
﹂
所
以
，
有
的
時

候
，
她
將
她
的
文
稿
自
題
為
《
壯
婦
集
》
。

可
見
幽
默
之
至
。

徐
鑄
成
在
《
舊
聞
雜
記
》
中
提
到
的
﹁孝

隱
﹂
，
其
時
正
居
住
法
國
的
巴
黎
。
她
利
用

閒
暇
，
在
法
國
各
地
採
訪
，
把
她
的
所
見
所

聞
撰
寫
成
文
，
寄
給
香
港
《
大
公
報
》
。
正

是
這
些
文
稿
，
經
徐
鑄
成
之
手
得
以
在
該
報

發
表
。
筆
者
在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港
台
書
報

刊
收
藏
室
，
小
心
翼
翼
地
逐
日
翻
看
了
已
經

發
黃
、
變
脆
的
舊
報
，
找
出
了
署
名
﹁孝
隱

﹂
的
歐
戰
通
訊
。
如
《
戰
時
的
巴
黎
》
、

《
歐
戰
觀
感
》
（
之
一
、
二
、
三
）
、
《
英

法
前
線
素
描
》
、
《
戰
時
法
國
之
外
國
難
民

》
、
《
巴
黎
戰
時
新
陣
容
》
、
《
血
戰
中
的

巴
黎
》
、
《
大
時
代
的
巴
黎
》
、
《
法
京
遷

回
巴
黎
之
前
夕
》
、
《
封
鎖
中
的
戰
時
法
國

》
、
《
飢
餓
線
下
的
巴
黎
》
等
等
，
一
般
讀

者
不
了
解
情
況
，
還
以
為
她
是
該
報
駐
歐
洲
戰

地
記
者
呢
。

凌
孝
隱
的
歐
洲
通
訊
，
描
寫
細
膩
，
深
入

淺
出
，
讀
來
十
分
順
暢
。
例
如
她
在
《
戰
時
之

巴
黎
》
中
描
寫
法
國
人
的
戰
時
生
活
時
寫
道
：

﹁戰
事
已
爆
發
了
。
在
法
國
社
會
現
象
的
改
觀

，
就
是
時
時
見
到
人
人
手
中
都
有
一
份
甚
至
幾

份
的
報
紙
。
早
報
、
午
報
、
晚
報
。
晚
報
的
一

版
、
二
版
…
…
六
版
，
自
朝
至
暮
，
接
續
出
版

。
…
…
在
街
頭
市
面
以
及
小
城
鄉
鎮
，
一
眼
望

去
，
行
者
、
立
者
、
坐
者
，
無
不
在
十
分
沉
默

鎮
靜
中
，
低
頭
凝
神
向
這
些
白
紙
黑
字
去
刺
探

消
息
。
…
…
至
於
我
們
住
在
這
裡
的
外
國
人
呢

？
既
無
開
赴
前
方
的
消
息
來
源
，
又
無
什
麼
家

室
內
顧
之
憂
，
唯
一
大
事
，
便
是
看
報
重
於
吃

飯
了
。
一
份
報
來
，
一
字
一
句
，
從
報
頭
大
標

題
看
到
報
屁
股
，
讀
得
又
詳
又
細
。
一
日
看
過

十
多
份
二
十
份
，
法
文
的
，
英
文
的
，
臨
到
晚

睡
上
床
，
還
希
望
今
夜
早
過
早
醒
，
好
看
明
天

的
早
報
消
息
又
是
如
何
？
我
們
看
報
，
實
在
具

有
雙
層
悲
憤
的
心
情
。
一
面
細
看
歐
戰
趨
勢
與

世
界
動
向
，
一
面
還
念
念
不
忘
的
是
祖
國
同
胞

們
正
也
是
陷
在
水
深
火
熱
中
與
侵
略
者
拚
命
廝

殺
之
時
。
歐
戰
趨
勢
與
我
國
抗
戰
，
正
也
是
息

息
相
關
。
﹂
觀
察
之
細
膩
，
刻
畫
出
戰
時
人
們

心
態
；
字
裡
行
間
流
露
出
的
愛
國
之
情
，
躍
然

紙
上
。凌

孝
隱
作
為
一
代
才
女
，
在
她
的
身
後

，
留
下
了
三
千
多
幅
畫
作
和
五
、
六
十
萬
字

的
文
稿
，
其
為
人
處
世
更
是
無
可
厚
非
。
著

名
作
家
、
翻
譯
家
、
教
育
家
林
語
堂
這
樣
評

價
凌
孝
隱
：
﹁她
口
未
嘗
出
一
惡
語
，
手
未

嘗
作
一
惡
事
，
心
未
嘗
起
一
惡
念
，
她
天
性

之
厚
也
。
﹂

凌
孝
隱
逝
世
後
，
她
的
留
學
母
校
紐
約
州

Syracuse

大
學
，
把
她
的
繪
畫
作
品
長
期
展
覽

；
位
於
華
盛
頓
的
美
國
國
家
美
術
館
也
開
闢
紀

念
室
，
長
期
陳
列
她
的
遺
物
。
但
現
在
祖
國
內

地
的
讀
者
很
少
有
人
提
到
她
，
其
才
藝
和
德
行

似
乎
已
被
歷
史
湮
滅
了
…
…

最
近
，
一
份
﹁北
京
新
八
景
﹂
的
名
單
在
網
上
熱
傳
，
名
單
上
不
見

了
金
台
夕
照
、
盧
溝
曉
月
等
老
﹁燕
京
八
景
﹂
，
卻
多
了
鳥
巢
、
水
立
方

、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景
觀
大
道
和
下
沉
式
花
園
、
朝
陽
公
園
沙
排
場
、
前
門

大
柵
欄
、
新
南
站
和
地
鐵
十
號
線
等
新
景
觀
。
與
過
去
清
一
色
以
歷
史
名

勝
和
旅
遊
觀
光
景
點
為
主
的
﹁燕
京
八
景
﹂
形
成
鮮
明
對
照
的
是
，
這
次

選
出
的
﹁新
八
景
﹂
，
都
是
近
年
來
隨
着
北
京
的
飛
速
發
展
而
出
現
的
、

蘊
含
着
濃
厚
文
化
科
學
氣
息
的
景
觀
。
它
們
以
嶄
新
的
功
能
、
特
點
和
科

技
文
化
韻
味
為
北
京
增
添
了
一
道
道
亮
麗
的
色
彩
。

品
全
聚
德
的
烤
鴨
，
吃
都
一
處
的
燒
賣
，
到
中
國
郵
局
買
北
京
奧
運

郵
品
…
…
被
評
為
北
京
新
八
景
之
一
的
前
門
大
街
自
八
月
七
日
開
街
以
來

，
受
到
中
外
遊
客
的
青
睞
。
除
了
品
嘗
老
字
號
美
食
，
蜂
擁
而
來
的

遊
人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目
的
就
是
感
受
老
北
京
的
風
情
。
一
位
遊
客
感

慨
繫
之
：
﹁三
十
年
前
曾
來
過
這
裡
，
當
時
的
感

覺
是
這
裡
很
亂
，
衛
生
也
不
那
麼
好
，
這
回
再
次

來
到
這
裡
，
變
得
比
原
來
漂
亮
整
潔
多
了
。
﹂
據

前
門
大
街
管
委
會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
開
街
一
個

月
，
前
門
大
街
共
接
待
國
內
外
遊
客
四
百
四
十
二

萬
，
平
均
每
天
接
待
遊
人
十
三
點
八
四
萬
，
日
最

高
接
待
客
流
量
為
三
十
二
點
三
萬
人
。
在
隨
機
對

一
萬
八
千
多
位
中
外
遊
客
進
行
調
查
詢
問
中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的
遊
客
認
為
前
門
大
街
建
築
風
貌
古

樸
典
雅
、
歷
史
文
化
氣
息
厚
重
、
民
俗
民
情
氛
圍

濃
郁
。除

了
前
門
大
街
，
北
京
的
西
單
牌
樓
、
百
工

坊
、
奧
運
之
家
酒
店
也
已
成
為
新
的
商
業
人
文
景

致
，
受
到
眾
多
遊
客
的
追
捧
。

此
外
，
北
京
快
速
發
展
的

城
市
建
設
也
讓
中
外
遊
客
產
生

了
濃
厚
的
興
趣
。
譬
如
有
亞
洲

第
一
站
之
稱
的
北
京
新
南
站
，

開
通
以
來
，
總
是
能
看
到
拿
着

相
機
、
攝
像
機
的
遊
客
在
站
內

留
念
，
新
南
站
作
為
交
通
樞
紐

的
同
時
，
也
成
為
了
旅
遊
景

點
。

說
到
北
京
的
旅
遊
新
熱
點
，
最
熱
的
恐
怕
就

是
奧
運
場
館
了
。
其
中
舉
行
奧
運
會
開
閉
幕
式
的

鳥
巢
和
創
造
眾
多
新
奧
運
會
紀
錄
的
水
立
方
是
最

受
追
捧
的
。
一
位
在
﹁十
一
﹂
期
間
赴
京
旅
遊
的

白
領
表
示
，
奧
運
結
束
後
，
能
夠
到
北
京
親
手
觸

摸
一
下
奧
運
場
館
將
是
他
們
全
家
最
迫
切
的
願
望

。
據
悉
國
慶
長
假
期
間
，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正
式
向

公
眾
開
放
，
其
中
鳥
巢
、
水
立
方
等
部
分
奧
運
場

館
售
票
開
放
，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中
心
區
免
費
持
票

參
觀
，
北
京
市
旅
遊
局
已
推
出
﹁國
奧
村
遊
﹂
、

﹁公
園
整
日
遊
﹂
等
三
條
旅
遊
團
體
觀
光
線
路
，

供
境
內
外
遊
客
選
擇
。

與
此
同
時
，
水
立
方
於
九
月
三
十
日
舉
行
首
場
交
響
音
樂
會
，
這
台

名
為
﹁夢
幻
水
立
方
﹂
的
演
出
是
內
地
首
次
集
當
代
舞
美
科
技
、
水
景
及

古
典
音
樂
名
曲
選
萃
為
一
體
的
大
型
聲
光
電
交
響
音
樂
會
。

對
於
國
人
表
現
出
的
奧
運
熱
情
，
各
旅
行
社
均
不
失
時
機
地
打
出

﹁奧
運
北
京
遊
﹂
的
廣
告
，
﹁親
手
觸
摸
，
回
味
奧
運
﹂
吸
引
了
不
少
遊

客
。
一
位
旅
行
社
的
負
責
人
表
示
，
近
段
時
間
，
不
少
外
地
人
打
電
話
詢

問
﹁十
一
﹂
期
間
到
北
京
旅
遊
的
情
況
，
而
北
京
﹁新
八
景
﹂
將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內
容
。
這
位
負
責
人
表
示
，
奧
運
會
的
成
功
舉
辦
，
極
大
地
提
升

了
北
京
作
為
現
代
化
城
市
和
都
市
旅
遊
的
內
涵
。
作
為
新
的
旅
遊
熱
點
，

新
八
景
在
今
後
一
段
時
間
內
將
成
為
中
外
遊
客
認
識
北
京
的
視
窗
，
同
時

，
也
將
帶
動
周
邊
商
業
的
發
展
。

奧運催生北京 「新八景」
蕭 愚

閒來得空翻翻書，有一則軼聞，說的是汪曾
祺、黃苗子、王世襄等人聚會，比試誰做的菜最
好吃，結果王世襄憑藉一道最簡單的油燜大葱奪
冠。看到這裡，會心一笑。

都說穿在法國，吃在中國，細數我泱泱中華
的飲食文化，真是源遠流長。早在幾千年前，孔

子就說：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位孔大聖人將追求食物之精美
當作了生存大義，為後世子孫開了一個錯誤的先河。還有一個叫易牙
的，坊間走卒，本來是夠不上資格青史留名的，但他憑藉着把親生兒
子烹成人肉羹進獻給齊桓公這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壯舉」，在中
國的厚黑學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同時開創了中國人的味蕾追新獵奇
的路子。

西方人的飲食，以牛肉、牛奶、麵包為主，不少歐美國家，廚房
裡幾乎看不見油煙。我們很難想像那些食物的滋味，但現代科學已經
證明，西方的飲食方式更加健康。

這一點我們雖然心知肚明，但中國人的味覺記憶太過頑固。咱老
祖宗留下來的烹飪之藝，講究的是煎炸炒煮，先起個油鍋，葱薑蒜丟
進鍋裡，噼裡啪啦熱熱鬧鬧，醬醋鹽酒味精一旁等候，更講究的，還
要精雕細琢弄出許多中看不中吃的花樣，色香味形俱全方稱得上中華
美食。

相對於形式繁縟的中餐而言，西方飲食簡直不值一哂，可人家的
體質的確比我們好，即使扔掉了 「東亞病夫」的帽子，中國的足球就
是不如人家的圓，奈何！追根溯源，關鍵還是在飲食習慣上，飲食習
慣決定了遺傳基因，再加上環境污染帶來的食品安全隱患，非典、禽
流感、手足口病，一樁接着一樁， 「吃，還是不吃」，哈姆雷特的命
題擺上了餐桌上。

美食應該回歸原生態，最好的做法是簡單又能吃出美味，同時還
更易於保留食物內涵的營養。一個白煮蛋並不比它做成 「一行白鷺上
青天」之後滋味更差，須知，產業鏈越長污染越重，很多菜品簡單加
工甚至不加工，更能體現出食物的本味，越是刻意求新求變，離開平
易、純樸、自然的飲食之道就越遠。

美國作家麗莎．茵．普拉特在她的著作《簡單生活》中如此說：
「簡單生活，去除生活中一切冗雜，一切繁複，一切粉飾，一切累贅

，讓生活 『簡』起來， 『單』起來。」這句話同樣適用於我們的
餐桌。

餐桌上的簡單主義
趙青新

一
本
出
版
於
二
○
○
六
年
五
月
的
好
書
，
現
在
才
到
了
我
的
手
上
。
書
，
就
是

黃
裳
的
《
來
燕
榭
集
外
文
鈔
》
。
﹁集
外
文
﹂
的
功
效
之
一
，
就
是
給
喜
歡
作
者
的

人
開
另
外
一
扇
窗
，
可
以
對
作
者
有
更
全
面
的
認
識
。

這
本
《
來
燕
榭
集
外
文
鈔
》
的
最
大
用
處
，
我
以
為
是
對
鈎
稽
黃
裳
和
周
作
人

之
關
係
大
有
助
益
。
讀
書
界
幾
乎
一
致
認
為
，
黃
裳
的
文
字
是
追
摹
周
作
人
的

，
這
一
點
卻
意
外
遭
到
了
黃
裳
本
人
的
否
認
，
我
看
過
黃
裳
不
止
一
次
的
訪
談

，
別
人
和
他
探
討
知
堂
對
其
影
響
的
時
候
，
黃
裳
總
是
虛
晃
一
槍
，
聊
作
應
付

。
黃
裳
和
周
作
人
關
係
究
為
何
如
？
這
就
是
一
個
很
有
意
思
的
問
題
了
。
而
在

六
卷
本
《
黃
裳
文
集
》
裡
，
有
心
人
當
能
注
意
，
黃
裳
對
周
作
人
假
以
辭
色
的

時
候
極
少
，
雖
然
偶
爾
也
要
表
示
佩
服
知
堂
的
文
章
，
不
過
，
這
種
佩
服
，
也

往
往
是
修
辭
技
巧
上
的
一
種
﹁反
跌
﹂
。
收
在
《
金
陵
五
記
》
中
的
《
老
虎
橋

邊
看
知
堂
》
，
是
黃
裳
以
記
者
身
份
採
訪
獄
中
周
作
人
，
所
寫
下
的
一
篇
名
文
。

讓
我
印
象
至
深
的
是
周
作
人
應
黃
裳
之
請
題
詩
，
寫
了
句
﹁東
坡

風
貌
不
尋
常
﹂
，
有
攀
附
身
陷
烏
台
詩
獄
的
坡
翁
的
意
思
，
據
黃

裳
文
中
所
記
，
他
當
時
的
感
受
是
﹁好
一
個
﹃東
坡
風
貌
不
尋
常

﹄
﹂
，
落
水
的
周
作
人
受
這
種
斥
責
自
是
活
該
，
黃
裳
在
斥
責
同

時
，
又
請
這
個
尷
尬
的
﹁老
東
坡
﹂
﹁寫
點
東
西
，
如
近
詩
之
類

﹂
，
卻
給
人
怪
怪
的
感
覺
。

現
在
的
《
集
外
文
》
則
提
供
了
另
一
種
線
索
。
從
題
目
看
，

直
接
寫
周
作
人
的
有
以
下
四
篇
，
即
《
讀
知
堂
文
偶
記
》
，
《
讀

〈
藥
堂
語
錄
〉
》
，
《
關
於
李
卓
吾

—
兼
論
知
堂
》
，
《
更
談

周
作
人
》
。
另
有
文
題
似
與
周
作
人
無
關
，
而
內
容
卻
有
牽
連
的

，
如
《
關
於
廢
名
》
，
說
廢
名
﹁這
位
詩
人
兼
哲
學
家
已
經
完
全

脫
離
了
這
個
混
濁
的
世
界
，
這
與
他
的
老
師
走
的
正
是
一
條
路
﹂

，
﹁又
記
得
一
位
不
識
面
的
朋
友
寫
了
封
信
給
我
，
其
中
有
這
樣

的
話
，
他
說
廢
名
過
京
時
，
曾
親
至
獄
中
，
對
周
存
問
，
猶
有
古

人
風
義
，
比
起
傅
斯
年
來
，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云
云
。
這
似
乎
也
是
一
種
看
法
。
﹂
廢
名
對

獄
中
的
周
作
人
﹁存
問
﹂
，
從
大
處
說
，
是

不
知
民
族
大
義
，
從
小
處
言
，
是
書
獃
子
氣

十
足
，
難
怪
黃
裳
對
他
﹁不
免
起
了
反
感
﹂

，
這
和
他
當
年
在
老
虎
橋
暗
斥
周
作
人
，
其

情
感
是
一
致
的
。
可
是
人
的
情
感
，
到
底
是

一
種
莫
名
其
妙
的
東
西
，
《
集
外
文
》
中
四

篇
直
接
寫
周
作
人
的
文
章
中
，
前
面
三
篇
，
都
讓
我
這
個
對
黃
裳

不
屑
周
作
人
早
存
定
見
的
人
小
小
地
吃
了
一
驚
。
對
知
堂
文
字
的

傾
慕
，
不
消
說
的
了
，
像
﹁這
是
我
所
讀
過
的
最
悲
惻
的
一
篇
文

字
﹂
，
﹁這
種
記
述
兒
時
故
鄉
瑣
事
，
加
以
微
淡
的
情
感
，
最
為

我
所
愛
讀
﹂
，
﹁這
是
我
喜
讀
的
一
段
文
章
，
卻
說
不
出
什

麼
地
方
好
來
﹂
云
云
，
眼
界
甚
高
的
黃
裳
恐
怕
不
會
輕
易
許

人
的
；
而
對
周
作
人
思
想
的
欽
敬
，
也
在
在
可
見
，
﹁讀
之

如
聞
說
法
，
令
人
頓
生
澈
悟
，
獲
益
匪
淺
﹂
這
樣
的
話
，
哪

是
隨
便
說
的
呢
？
他
對
周
作
人
思
想
的
歸
納
，
﹁虛
無
而
少

信
﹂
，
﹁漆
黑
的
定
命
論
﹂
，
一
望
即
知
，
非
真
知
周
作
人

者
，
斷
不
能
理
解
得
如
此
透
徹
。
黃
裳
在
《
關
於
李
卓
吾

—

兼
論
知
堂
》
中
同
情
﹁漆
黑
的
定
命
論
﹂
的
周
作
人
，
說
﹁戰
亂

前
知
堂
用
辛
辣
的
筆
鋒
與
左
派
苦
戰
，
看
了
真
是
感
動
﹂
。
老
實
說
，
幾
十
年
後
，

作
為
讀
者
，
我
看
了
這
段
文
字
，
仍
難
免
感
動
的
。
然
而
不
久
，
曾
讓
黃
裳
感
動
的

周
作
人
就
讓
他
覺
得
﹁滿
身
的
不
愉
快
﹂
了
，
這
是
一
九
四
六
年
《
更
談
周
作

人
》
一
文
中
透
露
的
。

為
什
麼
會
有
這
種
變
化
？
周
作
人
的
﹁落
水
﹂
，
無
疑
是
最
應
該
首
先
考
慮
的

。
可
是
也
有
一
點
小
小
的
疑
問
，
因
為
《
讀
知
堂
文
偶
記
》
、
《
讀
〈
藥
堂
語
錄
〉

、
《
關
於
李
卓
吾

—
兼
論
知
堂
》
三
篇
文
章
，
都
是
寫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前
後
的
，

這
個
時
候
，
北
平
的
周
作
人
已
經
是
一
個
讓
人
﹁滿
身
不
愉
快
﹂
的
﹁落
水
者
﹂
了

。
那
麼
是
身
在
淪
陷
區
的
黃
裳
苦
於
環
境
的
限
制
，
作
文
缺
乏
別
的
素
材
，
只
好
借

周
作
人
來
敷
衍
麼
？
考
慮
到
黃
裳
的
腹
笥
，
這
種
想
法
跡
近
侮
辱
。
那
麼
只
好
存
疑

了
。
我
有
一
個
私
願
，
希
望
有
條
件
的
人
，
好
好
鈎
稽
一
下
周
作
人
與
黃
裳
的
關
係

，
不
論
文
字
還
是
思
想
，
如
果
要
做
這
個
工
作
，
這
本
《
集
外
文
》
則
是
萬
萬
不
能

忽
略
的
。 黃裳與周作人 李 英

神
秘
才
女
凌
孝
隱

王

鵬

大
陸
、
城
市
、
國
家
、
社
會
；

從
未
能
廣
泛
且
自
在
地
選
擇
。

這
裡
或
是
那
裡
…
…
不
。

我
們
是
否
都
應
該
留
在
家
園
，

不
論
家
園
在
何
處
？

《
客
中
問
》
（Q

uestion
of

Travel

）

伊
莉
莎
白
．
碧
許
（E

lizabeth
B
ishop

一
九
一
一
│
一
九
七
九
）

這
首
詩
曾
經
給
蘇
珊
．
桑
塔
格(Susan

Sontag)

引
用
在
《
重

點
所
在
》
（W

here
the

stress
falls

）
的
扉
頁
上
。
此
詩
作
者

伊
莉
莎
白
．
碧
許
大
學
畢
業
後
，
曾
經
居
無
定
所
，
四
處
為
家
，
先

後
在
法
國
、
墨
西
哥
和
巴
西
居
住
過
。
﹁大
陸
、
城
市
、
國
家

、
社
會
；
從
未
能
廣
泛
且
自
在
地
選
擇
。
這
裡
或
是
那
裡
…
…

﹂
一
語
道
破
無
力
選
擇
去
向
的
狀
態
，
唯
有
流
遷
，
不
斷
地
流

遷
，
可
能
才
是
出
路
。
﹁我
們
是
否
都
應
該
留
在
家
園
，
不
論

家
園
在
何
處
？
﹂
最
後
的
家
，
可
能
不
是
自
己
的
最
好
選
擇
，
也

要
默
默
接
受
。

空
間
不
只
是
物
理
學
上
的
範
圍
，
它
也
呈
現
心
情
，
表
現
感
受

，
李
智
良
的
《
房
間
》
，
同
樣
借
用
空
間
，
如
碧
許
的
《
客
中
問
》

相
似
地
用
環
境
作
為
心
理
的
表
徵
。
房
間
，
四
面
圍
牆
，
作
者
被
困

在
這
樣
的
空
間
，
以
飄
浮
的
心
理
，
用
文
字
書
寫
內
心
，
回
應
西
方

精
神
病
學
的
荒
謬
。
而
這
個
空
間
，
放
大
也
可
視
為
整
個
香
港
社
會

，
在
書
寫
虛
空
的
內
心
，
書
寫
自
身
受
西
方
精
神
病
制
度
包
括
藥
物

纏
繞
的
同
時
，
亦
藉
書
寫
自
身
，
書
寫
我
城
怎
樣
令
他
忐
忑
不
安
。

我
城
的
精
神
病

全
書
作
者
在
意
地
刻
劃
他
看
病
，
抑
或
詳
細
觸
及
精
神
病
的
篇

章
只
有
《
離
線
生
活
》
、
《
無
歧
義
標
題
：
未
查
明
》
、
《
時
光
》

、
《
沒
有
人
要
寫
給
精
神
病
患
》
和
《
出
走
》
，
其
他
篇
章
則
述
說

壓
抑
了
的
身
心
感
情
，
在
城
市
中
反
彈
，
借
電
影
《
三
月
的
獅
子
》

擺
動
自
身
和
記
憶
／
失
憶
、
家
庭
／
城
市
的
關
係
。

李
智
良
的
精
神
病
患
，
之
於
我
城
，
無
疑
是
失
憶
的
，
而
失
憶

在
於
發
生
過
的
事
，
無
根
浮
動
，
我
城
與
自
身
建
立
了
互
為
表
裡
的

關
係
。
﹁我
是
在
教
科
書
與
懷
舊
節
目
中
那
個
﹃香
港
﹄
出
生
的
﹂

（
《
我
的
十
年
：
遺
忘
、
閃
念
、
重
認
》
）
。
自
身
在
我
城
，
活
在

傳
播
媒
介
中
，
口
耳
相
傳
。
我
城
身
份
意
識
已
經
啟
動
了
電
腦
格
式

化
過
程
，
經
歷
了
好
一
段
歷
史
，
最
後
就
連
認
識
自
己
也
來
不
及
，

記
憶
就
已
經
給
洗
褪
掉
了
。
忘
卻
往
事
而
且
刻
意
清
洗
至
痕
跡
全
無

，
這
是
精
神
病
的
一
種
嗎
？

聲
音
與
不
安

往
事
一
吹
即
逝
，
回
到
當
下
。
現
今
我
城
失
憶
，
噪
音
無
日
無

天
，
全
城
人
人
失
眠
狂
亂
，
心
情
煩
躁
不
安
。
城
市
的
雜
音
、
噪
音

，
使
作
者
煩
擾
的
聲
響

—
鄰
居
吵
鬧
聲
、
廁
所
水
滋
滋
聲
、
倒
垃

圾
聲
、
拉
鐵
閘
聲
、
冷
氣
渦
輪
聲
…
…
，
《
聲
音
》
通
篇
大
量
描
寫

四
面
八
方
從
周
圍
製
造
的
噪
音
，
是
反
映
他
心
情
的
迴
音
，
有
如
其

環
境
般
鼓
譟
。

其
實
，
作
者
也
用
了
聲
音
，
凸
出
我
城
的
虛
偽
。
在
《
三
十
而

立
》
中
，
作
者
說
﹁平
時
在
工
作
上
受
氣
，
那
句
﹃唔
該
﹄
的
﹃該

﹄
字
發
音
拖
得
好
長
、
而
且
好
響
，
彷
彿
是
你
﹃該
﹄
、
你
根
本
活

的
意
思
上
班
受
的
氣
，
可
以
在
下
班
後
向
仍
在
上
班
的
人
宣
泄
。
﹂

從
居
住
環
境
的
嘈
音
，
延
伸
到
舊
友
吃
飯
時
說
﹁唔
該
﹂
的
音
調
，

聲
音
令
他
怒
氣
沖
沖
之
餘
，
帶
出
不
滿
我
城
的
情
緒
。
我
城
表
面
繁

華
，
現
象
背
後
存
在
種
種
不
合
理
不
公
平
，
﹁唔
該
﹂
這
個
詞
語
是

他
舊
友
融
入
我
城
後
變
得
世
態
炎
涼
的
標
記
。

我
城
病
了
嗎
？
《
房
間
》
的
我
城
無
疑
處
處
都
是
病
徵
，
作
者

病
患
的
身
體
和
我
城
重
疊
，
其
影
子
揮
之
不
去
，
不
知
何
時
何
日
離

去
，
唯
有
默
默
承
受
，
默
默
在
紙
上
的
文
字
世
界
作
精
神
泅
泳
，
企

圖
騰
出
心
靈
的
空
間
，
吸
一
口
清
新
的
空
氣
。

我
城
病
了

│
│
評
《
房
間
》
與
城
市
病
患
的
疊
現

李
卓
倫

凌
孝
隱
（
一
九
○
五
│
│
一
九
五
七
）


